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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话本小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这

不仅是因为它自身具有独特的文学价值和重要的历史地位，更

重要的是它开启了中国白话小说的历史。可以这样说：没有话本

小说就没有元明清的白话小说，就没有大半部中国小说史。

话本小说是由唐宋“说话”伎艺的文本演化加工而来的，因

此，研究话本小说必须从研究“说话”入手“。说话”在唐宋时代是

一种伎艺名称，近于后世的说书。根据现有的文献资料，“说话”

作为一种伎艺名称始见于唐代，至宋代则相当繁盛。

所谓“说话”，就是说唱故事伎艺。如果不拘泥于文字概念，

唐代的“转变”亦应属于广义的“说话”范畴（详第一章）。宋代“说

话”有四家数，其中一家是“说经”，由此而论，唐代的“俗讲”也应

属于“说话”的范围。孙楷第先生说“：大概转变、说话，细分则各

有名称，笼统的说则不加分别。唐朝转变风气盛，故以说话附属

于转变，⋯⋯宋朝说话风气盛，故以转变附属于说话，凡伎艺讲
，故事的，一律称为说话。 这是很有道理的。所以“，说话”伎艺

虽始见于唐代，而且唐代以“话”命名的、跟宋代话本体制接近的

话本虽然很少，但从广义的“说话”的产生和衍变的角度来看，如

果将唐代的“俗讲”“、转变”等说唱故事伎艺也归于“说话”的范

畴，那么唐代的“说话”也是相当繁盛的。

宋代“说话”的繁盛则为人所熟知。据《东京梦华录》《梦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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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林旧西录》《都城纪胜 湖老人繁胜录 事》以及《醉翁谈录》

等书记载，北宋的都城汴京（今开封）、南宋的都城临安（今杭州）

都是数十万、近百万户的大都会。当时汴京、临安最集中的市民

游乐场所叫做瓦子。瓦子的规模很大，可以容纳成千上万人，瓦

子里有各种各样的演出活动，也有卖药、卖卦、卖故衣、卖画、饮

食、理发等商业服务行业。瓦子里专供伎艺演出的地方叫做勾

京瓦伎栏，勾栏里的演出活动非常丰富，如《东京梦华录 艺》记

北宋汴京的演出活动有孟子书、小唱、嘌唱、杖头傀儡、悬丝傀

儡、药发傀儡、毬杖踢弄、讲史、小说、杂剧、影戏、诸宫调、商谜、

合生、说浑话、说三分、五代史等等，又如《都城纪胜 瓦舍众伎》

记南宋临安的演出活动有杂剧、诸宫调、唱赚、杂扮（杂剧散段）、

相扑、踢弄、悬丝傀儡、杖头傀儡、小傀儡、肉傀儡、影戏、说话（小

说、说经、讲史书等）、合生、商谜等等，可谓丰富多彩，令人眼花

缭乱。

作为“瓦舍众伎”之一的“说话”，在当时是一种相当受欢迎

的艺术形式，它除了在瓦舍勾栏中作场之外，还在酒楼茶馆、寺

院道观、宫廷私第以及市井乡村演出，拥有最大数量的观众和听

众。据《都城纪胜》《梦粱录》等书记载，南宋时的“说话”分四家，

各有门庭，如“小说”又名“银字儿”，专门敷演烟粉、灵怪、传奇之

类的故事，如讲史书，专门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此

外还有说经、说参请等。但四家数中最受欢迎的是“小说”，因为

它的故事短小而精彩，“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提破（或作捏

合）”。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汴京说话人有姓名可考者有十

四人，而据《梦粱录 武林旧事》等书记载，南宋临安说话人有姓

名可考者有上百人。这些说话人还有自己的行会组织“雄辩社”。

“雄辩社”除了组织一些迎赛诞祝、会社活动外，平时主要是传授

“说话”话目（此为借鉴戏剧剧目而杜撰的称谓）、砥砺“说话”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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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社中名分高、年辈长并有精湛伎艺者被尊称作“老郎”，我们

今天看一些话本体小说中有时看到“京师老郎传留”、“老郎传

说”的字样，说明这些话本都是由北宋时候的“京师老郎”代代相

传下来的。

但“说话”话目并非都是口耳相传的。我们看宋代、特别是南

宋说话人的名字如王六大夫、陈三官人、乔万卷、许贡士、张解

元、戴书生、周进士、徐宣教等等，他们虽然不一定出身科第，但

同行艺人对他们如此称呼，则可见他们都是沦为游艺场中的读

书人，有一定的文化修养，他们完全可以找一些故事文本或参考

书来看，有的甚至自己动手编写话本。宋元时代还有一种书会组

织，专门为艺人们编写剧本、唱本、话本、隐语等演出底本。书会

中的成员称为书会先生，其中才高名重的称为名公，一般成员则

称为才人。如《警世通言 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开头所谓“：俺今

日且说一个俊俏后生，只因游玩西湖，遇着两个妇人，直惹得几

处州城，闹动了花街柳巷，有分教：才人把笔，编成一本风流话

本。”《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研究者一般认为是宋元话本而经过

明人增饰的。另据元代钟嗣成《录鬼簿》（曹楝亭本“）前辈已死名

公才人”节陆显之条下注云“：有《好儿赵正》话本。”《好儿赵正》

话本，研究者一般认为即是《古今小说 宋四公大闹禁魂张》。

元代统治者在实行政治高压、经济剥夺政策的同时，对文化

也实行禁毁政策。特别是对民间文艺，更是严加禁止，主要是怕

人民借此聚众 刑法志》《元典章》《通制条格》就曾闹事，《元史

多处记有禁止民间、市坊“搬演词话”的禁令。元代的“词话”就是

宋代的“说话”。在元代统治者的文化专制政策下，元代“词话”自

然要受到压制和摧残，再不见宋代的繁盛局面。但民间“说话”并

未就此消歇，特别是宋代“说话”四家数中的“讲史”一门，由于能

与现实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在元代则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元代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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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讲史”被称作“平话”，流传下来的话本有《全相平话五种》等。

明代接续元代，仍有“词话”“、平话（”明代多称评话）流传，

但同时又出现了“说书”的称谓。关于明代词话，就现存作品来

看，一般都是有 年在上海嘉定出土的明说有唱，短篇的如

代成化年间的“说唱词话”十三种，长篇的如《大唐秦王词话》，另

据胡士莹等先生考证，《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封神演

义》等在今见通行本之前，也均有夹说夹唱的词话本 。明末清

初著名说书艺人柳敬亭有《柳下说书》一百种，时人朱一是曾作

《听柳敬亭词话》诗大赞他的说书 ，可见明代的说书也叫艺术

词话。清代的说书主要是指评话，一般南方称评话，北方称评书，

由于采用不同的方言，并出现了不少地方品种。不过明清说书跟

宋代“说话”已有所不同，由于明清已产生了不少如《水浒》《三

国 说唐 说岳》以及“三言“”二拍”等脍炙人口的小说读本，有

些说书艺人则就中取材，再加生发，这在宋元是没有的。但也有

一些文化素养较高、有创作能力的说书艺人并不依傍成书，而是

自创书目（此谓说唱书目而并非图书书目），如清乾隆年间的说

书艺人浦琳与《清风闸》，邹必显与《飞跎传》，叶霜林与《宗留守

交印》等，柳敬亭的《柳下说书》其中不少书目也是自己创作的。

此外，明清说书还包括弹词和鼓书等，因与小说分道扬镳，则不

再属于话本小说史所研究的范围。

过去话本小说的研究和教学大都从宋代讲起，即使偶涉前

代，也是作为“孕育”或“萌芽”来阐述的；而且又都偏重宋代“说

话”四家数中的“小说”一门，而对于“讲史”和“说经”等门类，则

很少涉及。不仅文学史如此，即使话本小说专著也是如此 。久

而久之，似乎给人造成了一种错觉，好像话本小说就是专指《

平山堂话本》《京本通俗小说》“、三言”“、二拍”一类的“小说”话

本作品，而话本小说史则是一部中国白话短篇小说史。这显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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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全面的。

我们在前辈学者和当代时贤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宋元“说

话”不但应当上溯到唐五代的“说话”，而且还应当上溯到唐五代

的“转变”和“俗讲（”因此开辟专章讲述唐五代的俗讲、转变和说

话），以及它们与宋代“说话”的传承关系。在讲述宋元“说话”时，

开辟专章论述宋元时代的“讲史”“、说经”和讲史、说经话本。在

讲述明清话本小说时，还辟专章讲述明代的词话和清代的自创

评话和说书。通过以上的扩充和增补，庶几能反映话本小说产生

及发展的全貌。此外，鉴于短篇话本小说中的话本小说与拟话本

小说实难区分，有些学者提出取消拟话本的称谓 ，因此本书不

再强行区分话本小说与拟话本小说，宋元则统称小说话本，明清

则统称短篇话本小说，这样或许更符合话本小说产生及发展的

实际。

①《沧州集》上《中国短篇白话小说的发展》，中华书局 年版。

②《话本小说概论 第六章第六节。

③《梅里诗缉》卷四。

④如欧阳代发《话本小说史》（、美）韩南《中国白话小说史》。

⑤吴小如《谈谈话本小说的几个问题 日载《北京日报 年 月 ；

周兆新《“话本”释义》，载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国学研究》第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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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唐五代的说话

第一节　　说话溯源

“说话”作为一种伎艺名称始见于唐代，但为什么用此名称

来指称此种伎艺，却是自有道理，且有一个历史过程的“。话”在

古代有调侃戏谑及讹言不实等义，故“凡事之属于传说不尽可

信，或寓言譬况以资戏谑者，谓之话”，而“取此流传故事敷衍说

唱之”，则谓之“说话”。这就是说“，说话”一词究其原意，打一

开始就具有虚构性或说故事性，寓言性或说讽谕性，戏谑性或说

娱乐性。

“说话”伎艺虽出现于唐代，但并非在唐代的某一天突然从

地下冒出来，而是有一个长期孕育发展过程的。

我们知道，文艺起源于劳动“，说话”也不例外。鲁迅先生在

谈到小说起源时说“：人在劳动时，既用歌吟以自娱，借它忘却劳

苦了；则到休息时，亦必要寻一种事情以消遣闲暇。这种事情，就

是彼此谈论故事，而这谈论故事，正就是小说的起源。” 这种

“彼此谈论故事“”以消遣闲暇”还不能看作是一种文艺活动，因

为它是不自觉的，当属于文艺产生过程中的孕育阶段。

在秦汉古籍中，我们经常看到有关“俳优”“、侏儒”的记载。

刘向《说苑》卷十四、卷二十分别载有秦始皇时有“倡优累千”、

“妇女倡优数巨万人”，这显然是秦灭六国时从六国掠夺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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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各国统治者都是把这些倡优、妇女视作玩物、视作私有财

产的。如《列女传》所说“：夏桀既弃礼义，求倡优侏儒狎徒，为奇

，《淮南 缪称篇》也说“：侏儒瞽师，人之困慰者也，人伟之观。 子

主以备乐。”这些给“人主以备乐”的倡优侏儒瞽师们显然都是来

自民间的，他们或者因为目残身残，或者因为其他原因而生活没

有着落，而靠学得一些雕虫小技（如乐舞、说唱、杂戏等）流落社

会，后来又被统治者掠夺到皇宫内供其取乐的。

在古代“，倡”最早是指乐人“，优”是指扮演杂戏的人“。优”

优”，因为也作“ 他们是以滑稽逗乐为特点的，倡优、俳优后来

均泛指从事歌舞杂戏的艺人“。侏儒”为身材矮小的人，他们跟倡

优一样供人 滑稽列传》中记载取乐，类似于后来的小丑。《史记

了几位倡优侏儒人物，如“优孟者，故楚之乐人也”，又如“优旃

者，秦倡侏儒也”，再如“武帝时有所幸倡郭舍人”，此外还有淳于

、东方朔等 汉书。 霍光传》中也有“乐人击鼓歌吹，作俳倡”

的记载。 世纪 年代在四川成都天回镇汉墓中出土的东汉灵

帝时的“击鼓俑”，显然是一位倡优形象。该俑满面笑容，张口，扬

枹柎鼓，神态活现，颇具说、噱、唱、演诸形状。在上面列举的几位

倡优侏儒中，如优孟着孙叔敖衣冠，抵掌谈语，使楚王左右之人

皆不能辨，终于将孙叔敖子穷困之状达于楚王，使孙叔敖家十世

不绝，已具备戏剧因素，所以后来称优人登场作戏为优孟衣冠。

淳于髡为了向齐威王说明礼轻难以求救兵，临时编了一个祭田

祈福者只想用一只猪蹄、一盅酒来换取“五谷蕃熟，穰穰满家”大

丰收的故事，来进行讽谏，则已初露后世小说家临场发挥“、顷刻

间捏合”的端倪。这些倡优侏儒都以滑稽多辩、谈笑讽谏为特点，

从事笑谈、舞乐、杂戏等艺术活动，虽谈不上什么专业分工，但却

是供统治者取乐的职业艺人，其中说故事、说笑话一门即可以看

作是唐宋“说话”之滥觞。这是说话艺术发展史上的一个不可忽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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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的阶段。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仍，百姓涂炭，社会上层不少人醉生

梦死、及时行乐、游戏人生几成风气，这种社会大气候对俳优杂

戏的存在和发展显然是有 魏志》卷二十一裴松利的。《三国志

之注引《质别传》：

（吴）质黄初五年朝京师，诏上将军及特进以下皆会质

所，大官给供具。酒酣，质欲尽欢，时上将军曹真性肥，中领

将军朱铄性瘦，质召优使说肥瘦。真负贵，耻见戏。

吴质召来的优人是社会上的还是官僚贵族家的，文中没有交代。

从“说肥瘦”这条材料来看，它应是即席命题，随意生发，肯定还

要语带诙谐，颇似后来的“合生”，说明当时的俳优仍是兼事百戏

的。《三国志 魏志》卷二十一《王粲传》裴松之 魏略》说：注引

太祖遣淳（邯郸淳）诣植（曹植），植初得淳甚喜，延入

坐，不先与谈。时天暑热，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傅粉，遂

科头拍袒，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诵俳优小说数千言讫，

谓淳曰“：邯郸生何如耶？”于是乃更著衣帻，整仪容，与淳评

说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区别之意。

在这里，曹植在邯郸淳面前所表演的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诵

俳优小说等都属百戏的范畴，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诵俳优小

说数千言”，它第一次明确揭示出俳优杂戏中诵说小说故事的一

门，而且动辄数千言，如果加上动作和表演，没有数十分钟是诵

说不完的。《北史》卷四十三《李崇传》附《李谐传》子李若、《南史》

卷六十五《始兴王传》有两条材料，可与曹植一条互相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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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李若）性滑稽，善讽诵，数奉旨咏诗，并使说外间世

事可笑乐者，凡所话谈，每多会旨。⋯⋯帝每狎弄之。

（始兴王）夜常不卧，执烛达晓，呼召宾客，说人间细事，

戏谑无所不为。

前者李若在皇帝面前“说外间世事”，后者始兴王叔陵召集宾客

“说人间细事”，从“可笑乐”“、狎弄”“、戏谑无所不为”等情形看，

显然都是讲说民间有趣故事的娱乐活动。曹植、李若、叔陵都是

宗室世家子弟，他们都如此热衷并能亲自诵说此类俳优小说，可

以想见魏晋南北朝时期此类文艺娱乐活动已经达到相当普遍的

程度。

隋朝有一位名叫侯白的人，甚得隋文帝杨坚的欢心，杨坚让

他修国史，还特别给了他五品官的俸禄，可惜不久便死了。《隋

书》卷五十八《陆爽传》附“侯白”云：

白字君素，好学有捷才，性滑稽，尤辩俊。举秀才，为儒

林郎。通说不恃威仪，好俳优杂说，人多爱狎之。所在之处，

观者如市。

《太平广记》卷二四八引《启颜录》说：

白在散官，隶属杨素，爱其能剧谈，每上番日，即令谈戏

弄，或从旦至晚始得归。才出省门，即逢素子玄感，乃云“：侯

秀才可以（与）玄感说一个好话。”白被留连不获已，乃云：

“有一大虫，欲向野中觅肉，见一刺猬仰卧，谓是肉脔，欲衔

之。忽被猬卷着鼻，惊走，不知休息，直至山中。困乏，不觉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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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刺猬乃放鼻而去。大虫忽起欢心，走至橡树下，低头见橡
，

斗，乃侧身语云：‘旦来遭见贤尊，愿郎君且避道。

这位“好俳优杂说”的侯白秀才“，能剧谈”，善“戏弄”，会“说话”，

《启颜录》中还说他会制谜猜谜，可谓是一位百戏兼通的难得的

艺术人才。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第一次在古代文献中看

到用“说话”一词来指称讲说故事，而且还记述了整个故事的内

容梗概。侯白的“说话”与曹植的“诵俳优小说”显然是一脉相承

的，它们一步一步地把我们引向唐宋“说话”的艺术殿堂。

第二节　　唐五代的俗讲、转变和说话

我们通过对隋唐以前俳优侏儒的考察，知道古代的俳优侏

儒都是为封建统治者献艺取乐的职业艺人，他们兼事乐舞百戏，

说故事、讲笑话只是百戏中的一门。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尚空

谈、纵娱乐，不少达官贵族也喜欢在一起“说人间细事”“、诵俳优

小说”。隋代第一次出现以“说话”来指称讲说故事，但那还只限

于公廨或私宅中自相娱乐，还未见有职业的说话人。

唐代统治者接受隋末农民大起义的教训，注意休养生息，调

整政策，农业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工商业也逐渐趋向繁荣，出

现了长安、洛阳、开封、扬州、成都等不少经济繁荣的城市，同时

初步形成了包括商人、店员、手工工人、吏员、差役、兵士、妓女、

无业游民及其他城市贫民的市民阶层，这就为唐代的说话艺术

的产生和发展准备了必要的社会条件。此外，佛教自东汉由印度

传入中土后，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发展，并不断吸收中国传统思想

文化的养分，至隋唐已成为与儒、道势均力敌的一大教派，其在

民间的影响甚至超过儒、道。唐代多数皇帝崇尚佛教，京城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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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全国各地都有不少寺院，寺院僧侣为了扩大宣传，吸引听众，

也由抽象的讲经论义发展到讲唱佛经故事，并吸收民间转变艺

术的形式，形成为当时的俗讲和僧侣转变。僧侣转变与民间转变

的不同之处，除在体制上仍保留了某些俗讲的残留形式外，主要

是内容上的不同。僧侣转变仍旧是讲唱佛经故事，民间转变则是

演唱历史故事、民间传说和现实题材。但它们的话本都叫做变文

或简称变。对照宋代说话四家数包括说经、讲史、小说等门类，唐

代的俗讲、转变和说话都应属于宋代说话的范畴。

一　　唐五代的俗讲（附说因缘、道教俗讲）

佛教讲经自六朝以来，逐步形成一定的规范和仪式。具体地

说，主要是由经师、都讲两人配合进行，经师讲经，都讲为经师助

手，专司诵经白文之职 。但传统的讲经重在阐释经义，而这些

抽象的经义并不易为一般听众所接受。唐代僧侣为了吸引听众，

扩大宣传，甚至为了敛财邀布施，便着意抽取佛经中有故事性、

趣味性的部分加以发挥，并伴以音乐，说唱兼施，是为俗讲。

最早记载唐代俗讲的是唐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其《杂俎续

集》卷五《寺塔记》述及长安平康坊菩提寺时说：

佛殿内槽东壁维摩变，舍利弗角而转膝（睐）。元和末俗

讲僧文淑（溆）装之，笔迹尽矣。

其后赵璘《因话录》还详细记载了文溆的俗讲情况。

《资治通鉴》卷二四三《唐纪》五十九还记载唐敬宗李湛亲临

兴福寺听俗讲：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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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宗宝历二年）六月己卯，上幸兴福寺，观沙门文溆俗

讲。（胡三省注：释氏讲说，类谈空有，而俗讲者又不能演空

有之义，徒以悦俗邀布施而已。）

唐武宗会昌初，日本僧人圆仁入唐求法，他在《入唐求法巡

礼行记》中对当时长安俗讲记述甚详：

（开成六年正月）九日五更时，拜南郡了，早朝归城，幸

在丹凤楼。改年号，改开成六年为会昌元年。又敕于左、右街

七寺开讲。左街四处：此赀圣寺，令云花寺赐紫大德海岸法

师讲《华严经》；保寿寺，令左街僧录、三教讲论、赐紫、引驾

大德体虚法师讲《法花经》；菩提寺，令招福寺内供奉、三教

讲论大德齐高法师讲《涅槃经》；景公寺，令光影法师讲。右

街三处：会昌寺，令内供奉、三教讲论、赐紫、引驾起居大德

文溆法师讲《法花经》，城中俗讲，此法师为第一；惠日寺、崇

福寺，讲法师未得其名。⋯⋯

九月一日，敕两街诸寺开俗讲。

会昌二年正月一日，⋯⋯诸寺开俗讲。

五月，奉敕开俗讲，两街各五座。

通过以上记载，我们知道唐代长安诸寺的俗讲都是奉皇帝

敕令举行的，都有著名法师主讲，并有一定的日期，有时皇帝还

亲临听讲。俗讲与传统讲经的最大区别是“不能演空有之义”，

“悦俗邀布施”是其主要目的。

唐代俗讲不仅在都城长安诸寺举行，而且各地也有民间举

办俗讲的，一般由社邑共同出资举办。如藏于法国巴黎国家图书

馆的敦煌文献“社司转帖”里，就有这方面的记载：



第 13 页

（局右缘年支春座 席），次至曹保奴家，人各粟一

斗，面一斤，油半升，幸请诸公等，帖至限今月十七日卯时，

于主人家送纳。⋯⋯其帖速递相分付，不得停滞。

“社司转帖”）

面三斗五升，油升半 （局，粟二斗，纳乾元寺，散讲

席）用。 “社司转帖”纸背）

”为“ “局席”之俗字，即宴席之意。论者均谓上述社邑同

人轮流交纳的物品，是供寺僧俗讲时宴席吃用等开支的。

此外，根据现存敦煌文献记载，五代俗讲有时还在皇宫中举

行。如《长兴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即为后唐明宗长兴四年

皇帝生日时俗讲僧在皇宫内所讲，《佛说阿弥陀佛讲经文》（周绍

良《敦煌文学作品选》作《三归五戒讲经文 是俗讲僧在西州回

。鹘王所做法会上进行的

唐代京城、地方都有俗讲已毋庸置疑，那末唐代俗讲的具体

情况或具体仪式如何呢？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所藏 号敦

煌卷子，背面有一段文字记有两次俗讲仪式，一是《温室经》仪

式，一是《维摩经》仪式，现转录如下：

夫为俗讲：先作梵了，次念菩萨两声；说押坐了；素唱

《温室经》；法师唱释经题了；念佛一声了，便说开经了；便说

庄严了；念佛一声，便一一说其经题〔名〕字了；便说经本文

了；便说十波罗蜜了；便念佛赞了；便发愿了；便又念佛一会

了；便回〔向〕、发愿、取散云云。已后便开《维摩经》。

讲《维摩》：先作梵，次念观世音菩萨三两声；便说押坐

了；便素唱经文了；唱曰法师自说经题了；便说开赞了；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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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庄严了；便念佛一两声了，法师科三分经文了；念佛一

两声，便一一说其经题名字了；便入经说缘喻了；便说念佛

赞了；便施主各发愿了；便回向、发愿、取散。

根据上述引文及现存敦煌俗讲话本（即讲经文）等文献资

料，并参照敦煌学界 ，我们大体可以理前辈与时贤的研究成果

出唐代俗讲的基本情况。

一、维那鸣钟集众，讲师上堂升高座（。法师居北，称法座或

讲座；都讲居南，称经座。）然后作梵，念菩萨（。作梵就是念偈，即

以短偈形式赞颂佛菩萨。念菩萨就是念佛号。）

二、说押座“。押座之押与压字相同，所以镇压听众使能静聆

也。（”向达《唐代俗讲考 看来说押座是为了使到场的听众安静

下来，专心听讲，还可能有继续等待后到的听众的用意在。说押

座的底本就是押座文。押座文一般都是由七言诗组成（少数夹有

骈散说白），大都押韵，并可吟唱。其内容或阐述一经大意，如《温

室经讲唱押座文》；或泛演空苦无常之义，如《降魔变押座文》；或

歌颂释迦历劫成佛，如《八相押座文》；或讲述皈依佛法之重要，

如《三身押座文》等等。押座文的最后一句一般都是“ 唱

将来”，提示都讲接唱经题、经文。

三、唱经题。由都讲执掌。如日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

卷二“新罗一日讲仪式”云“：作梵了，南座（按即都讲）唱经题目，

所谓唱经长引，音多有屈曲。”又如《长兴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

文》云“：适来都讲所唱经题，云‘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序品

第一’者。”

四、开赞、说庄严。即《庐山远公话》中所谓的“开经已了，叹

佛威仪，先表圣贤，后表帝德”。也就是法师在正式讲经之前，先

申赞叹，一一祷祝官府与座下听众。如《长兴四年中兴殿应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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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经文》云：

以此开赞大乘所生功德，谨奉上〔庄〕严尊号皇帝陛下：

伏愿圣枝万叶，圣寿千春⋯⋯皇后：伏愿常新令范，永播坤

风⋯⋯淑妃：伏愿灵椿比寿，劫石齐年⋯⋯然后愿君唱臣

和，天成地平。峰（烽）烟息而寰海安，日月明而干戈静。

五、开题。即经题诠释，由法师执掌。如上引《入唐求法巡礼

行记》在唱经题目后接云：“讲师开经目，三门分别，述经大意。”

又如上引《长兴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序品第一”后，接下

去是对《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的诠释：

仁者，五常之首。王者，万国之尊。护者，圣贤垂休。国

者，华夷通贯。般若即圆明智惠。波罗蜜多即超度恒河。经

者显示真宗：此即略明题目。

六、唱经文。由都讲执掌。现存敦煌讲经文均以法师讲经为

主，都讲唱经文有的予以保留，如《妙法莲华经讲经文》《维摩诘

经讲经文》，有的只载某句至某句，如《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讲经

文》，有的则全予省略，如《长兴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

七、法师讲经。法师讲经为俗讲之重点，一般分作三段，即序

分、正宗、流通。如《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讲经文》：

上来有三：一序分，二政宗，三流通。初从“如是我闻”至

“敷坐而座”为序分，二从“长老须 （菩提）在大众中”至“应

作如是观”已来为政宗分也，三从“仏（佛）说是经已”至“信

受奉行”名流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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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分”讲述此经说法因缘“；正宗”为一经主体，随文诠释经文宗

旨“；流通”讲述此经永流后世、利益众生等。具体讲法是：都讲先

唱几句经文，法师就此进行讲解， 接着进行歌赞，歌赞末句梵呗

唱将来”，提示都讲为“ 继续唱经，回还往复，以至讲完

为止。

八、歌赞。歌赞由梵呗执掌，用以歌咏都讲所唱、法师所讲经

中之事。孙楷第《唐代俗讲轨范与其本之体裁》三“吟唱与说解之

人”谓：

法师讲说时，除都讲为之诵经外，尚有维那、 呗香火、梵

（呗 ）三职。维那为处理事务维持秩序之人（亦称奇护、悦

呗　 ）为歌众及次第等）；香火为行香之人；而梵呗（ 赞之人。

且其职位，即以所司名之。

孙氏还以《宋高僧传》卷六载唐僧彻讲经，唐懿宗躬为赞呗，及

《金瓶梅》三十九回载大师父讲说、王姑子接偈唱曲来证“说解与

吟词非一人”，当是可信的。

九、回向、发愿。即陈说誓愿，以所修功德施往何处。

十、解座。俗讲终了，往往用几句或一段梵呗作结，论者认为

可谓之解座文。

以上所及，基本上包括了俗讲的全部程序，但并不是说，每

次俗讲都要有这许多程序。其中的主体部分是都讲唱经、法师讲

解和梵呗歌赞。而且由于时间限制，一部经文很难全部讲完，每

次俗讲只能讲很少一点内容，如《长兴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

文》就只讲了《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的一个经题和《序品》

中的三句话。在多数情况下，俗讲僧只是摘取某经中易于发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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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一部分或某几部分讲讲而已。以上所说都是比较正规的俗讲，

还有的俗讲并不见引用经文，且似只有法师一人讲说歌吟，如

《敦煌变文集》拟名《佛 ，这或许是说阿弥陀经讲经文》

俗讲的变种。

唐五代俗讲是由汉魏以来的讲经发展而来的，它经过六朝

的唱导（即所谓“宣唱法理、开导众心”，亦即讲经说法）到唐代俗

讲，使佛教宣传更加中土化、通俗化。俗讲仪式诸节次大都为讲

经仪式所原有，但其中说押座、解座以及法师每段讲经后梵呗接

，而下去的歌赞则为讲经仪式所无，亦即俗讲仪式所新加 这些

都比较明显地体现了俗讲的中土化、通俗化及歌场化走向。过去

的俗文学研究者往往把敦煌俗讲文、变文看作是印度佛教文学

的产物，而忽视了它们的中土化的特征。其实，即使是中国佛徒

讲经本身，也明显地吸收了儒家的讲经仪式，孙楷第先生在《唐

代俗讲轨范及其本之体裁》一文中对此均有详尽的考证。实际

上，唐五代俗讲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有极其鲜明的中土化特征，

它虽有印度佛教的印迹或影响，但更多的或说更主要的是在中

国传统文化、民间艺术的熏染和影响下产生的。俗讲是僧侣讲经

的通俗化，它自然离不开佛教经典。从现存敦煌讲经文来看，它

阿弥陀经》《法华们大都是佛教经典如《金刚经 经》《维摩诘经》

《佛本行经》等的俗讲话本。但其中还有中国儒生所编的《父母恩

重经》的俗讲话本，以及根据中国古籍编写的《故圆鉴大师二十

四孝押座文》等。印度佛教是不太提倡孝道的，但上述《父母恩重

经讲经文》和《二十四孝押座文》却大讲孝道。另外《长兴四年中

兴殿应圣节讲经文》等还大颂帝德、大倡忠君之道。而这些又都

是中国儒家思想所特有的。《维摩诘经讲经文（二） 原题《维摩

碎金》，此据黄征、张涌泉《敦煌变文校注 宝积随维摩出离王城

后有一大段抒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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